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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问题

— 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一

孙 宏 开

[提要 ]本文主要依据藏缅语族语言的资料
,

参考苗瑶语
、

侗 台语的构拟资料
,

讨论原

始汉藏语系语言音节结构 中的复辅音问题
。

文章的第一部分介绍前人关于音节结构

的一些主要看法
。

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复辅音前置辅音和前缀的 区别
,

举 出了 6 个方

面 的理由说明区别二者的必要性
。

第三部分以
“

八
”

和
“
百

”

为例
,

讨论复辅音结构存

在的可能性
。

第四部分讨论复辅音的后置辅音
,

认为前人拟测的
“

流音
”

或
“

介音
”

可

能不在一个层次上
。

原始汉藏语复辅音的后置辅音可能有舌尖前擦音
。

最后一部分

拟测 了原始汉藏语复辅音的结构形式
。

一 引言

汉藏语系包括哪些语言
,

至今仍众说纷纭
。

因此
,

谈汉藏语系音节结构
,

心 目中总是有一

个对象
。

我主要从事藏缅语族语言研究
,

也学习了一些汉语音韵学和侗台语
、

苗瑶语的知识
,

因此
,

我这里要讨论的音节结构
,

实际上是以藏缅语族为 主要依据
,

参考了我学习到的一些知

识
,

提出我的一些初步的想法
。

目前汉藏语系语言的音节结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
,

汉语基本上 已经没有复辅音
,

侗台语
、

苗瑶语
、

藏缅语中的复辅音状况也极不平衡
。

仅就藏缅语族语言而言
,

音节结构也有很大的差

异
。

从共时来看
,

声母部分有 的语言有丰富的复辅音
,

不仅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构成的复辅

音
,

还有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构成的复辅音
,

部分语言还有三合复辅音
,

个别语言还有 四合复

辅音
,

相当多 的一些语言 已经没有复辅音
。

单辅音也有很大的差异
,

有 的语言单辅音十分发

达
,

有 50 个左右
,

有的语言单辅音系统十分简单
,

不足 20 个
。

主要表现在
:
发音部位分几套 ?

发音方法方面塞音分不分清浊和送气与不送气 ;鼻音
、

边音
、

擦音分不分清浊 ;有没有塞擦音
,

有几套 ? 个别语言甚至有 6 套塞擦音的现象
。

韵母方面的差异也很大
。

一些语言没有介音
,

一些语言有 i
、 u
介音

,

部分语言还有 y 介音
,

少数语言有 ut 介音
。

主要元音一般至少 5 个
,

多

的语言有 30 多个单元音 ;除了元音本身的分化以外
,

其中还包括鼻化元音
、

长短元音
、

卷舌元

音和松紧元音等
。

韵尾也有很大差异
,

一些语言没有任何韵尾
,

一些语言不仅有辅音韵尾
,

还

有元音韵尾
。

辅音韵尾也有悬殊差异
,

有的语言仅有 1
、

2 个
,

有 的语言不仅有单辅音韵尾
,

而

且还有复辅音韵尾
。

藏缅语族语言的这些音节结构特点
,

与苗瑶语
、

侗台语十分相似
。

不仅现



貌接近
,

而且它们的历史演变过程也有类似的地方
。

呈 现出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是怎样形成

的
,

它们的原始面貌是什么
,

发展到现在呈现出来的多种多样的语音 面貌
,

它们的演变过程如

何等等
,

这是我们今天研究语言史 的人不能回避的问题
。

原始汉藏语的构拟有许多人在做
,

但是意见很不一致
,

我认为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 由于

理论上的分歧和材料掌握的多少和深浅不一所引起的
。

为了将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引 向深

人
,

近几年
,

国内有不少学者从这两方面努力
,

试图建立一个比较理想 的构拟框架
。

我在阅读

国内外一些学者的著作和论文后
,

近几年也在思考这一 问题
。

例如美 国学者马提索夫 ( Jam es

A
.

M a t iso ff) 提出构拟原始藏缅语音节结构的理论框架是
: ①

*

( P )

前缀

( P )

前缀

iC

词首辅音

( G )

流音

( V )

元音

(
:

)

长度

(fC ) ( S )

词尾辅音 后缀

这个构拟虽然是针对藏缅语的
,

但是由于藏缅语毫无争议地被认为与汉语有发生学关系
,

因此
,

它也可以认为是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基础
。

这个音节结构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从藏文

的音节结构衍生出来的
。

例如
,

下面两个藏语词 的国际音标转写可 以反映出它们和上述构拟

框架之间的关系
: b匈叼

S “

伸展
” ,

b sgr ims
“

安居
” 。

上述两个音节除了没有长元音 以外
,

几乎

和马提索夫构拟的音节完全相 同
。

藏文的这种音节结构的形式在现代藏缅语里可以得到充分

反映
。

丁邦新先生在 《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》② 一文中将上古汉语完整的音节结构拟测为
:

*

( C ) C ( C ) ( S ) (S ) V C

辅音 辅音 辅音 介音 介音 元音 辅音

省略当中加括弧的部分
,

可以简写为
: C V C

。

上面构拟的音节结构下面所注的汉字是我

根据丁先生文章的意思所加的说明
。

丁先生在文章中没有分析他所指的完整的音节结构和省

略的音节结构之间的关系
。

但是他在文章中肯定上古汉语是有复辅音的
。

因此他拟测的完整

的音节结构里
,

前面 3 个 (C 其中包括带括弧的 )应 当被看作是 3 个辅音结合而成的复辅音
。

上面马提索夫和丁邦新二位虽然一个是讨论的原始藏缅语
,

一个是讨论的上古汉语
,

但是

我认为
,

在讨论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的时候
,

不可能避开这两方面 的拟测
,

而是应该以这些讨

论为基础
,

不断地深人下去
。

此外关于讨论音节结构拟测的文章还有一些
,

这里就不一一列出

了
。

二 关于复辅音前置辅音和前缀的区别问题

原始汉藏语有没有复辅音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
,

特别是上古汉语中有没有复辅音
,

近几

年来有复辅音的观点基本上占了上风
。

从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藏缅语族语言的情况来看
,

肯

定是有复辅音的
,

因为现在在藏缅语族里有相 当多的语言仍然保留着各种类型的复辅音
。

藏

缅语族语言的复辅音基本上有 4 种类型
:
第一是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 ;第二是基本辅音加前置

① Jam es A
.

M a t i阳 f f
` `

iS二 iT be t a l l
iL n ig ll

ist :cs rP ~
t an d uF

t

uer P r c巧户沈 t s’’ nA
t h or 卯 }

,

199 1
,

20
:

46 9
-

50 4
.

关于这个音节结 构构拟框架
,

马提索 夫教授有一 个说 明
,

现 原文抄录如下
: P = rP ief x ,

iC = i垃 it al

~
t ,

G = gh de (
一
卜

一

1一 -w
一

-y )
, : 二 v o w e l le n gt h

,

fC = ifn al

~
t ,

胡d s = S t l f f ix al
一 5

.

② 见丁邦新《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》
,

商务印书馆
,

19 98 年
,

第 13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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辅音 ; 第三是三合复辅音 (即前置辅音 + 基本辅音 + 后置辅音 ) ;第四是 四合复辅音 (即重前置

辅音 + 前置辅音 + 基本辅音 + 后置辅音 )
。
① 其中第一类分布最广

,

这里所说的分布有 2 个意

思 :
第一

,

是指这类复辅音除了藏缅语外
,

侗台语
、

苗瑶语里
,

只要有复辅音的语言基本上都保

留了这种类型的复辅音 ;第二是指在各个具体语言里
,

其结构类型数量多
,

分布面广
。

其次是

第二类复辅音
,

分布的面略窄于第一类
,

这类复辅音在侗台语
、

苗瑶语里也并不罕见
。

再次是

第三类
,

在苗瑶语和藏缅语中
,

部分语言仍保留有这类复辅音
,

侗台语也有个别语言有这类复

辅音
。

第四类复辅音 目前仅在藏缅语的个别语言里存在
,

但在藏语书面语里可 以看出有较丰

富的这类复辅音
。

不 同语族或不同语支的复辅音不仅结构类型相似
,

而且充当复辅音某一部

位的语音要素其性质也十分接近
。

一般充当前置辅音的经常是擦音
、

鼻音
、

边音和颤音
,

早期

可能有塞音 ;充当基本辅音的经常是塞音
、

塞擦音
、

鼻音和边音 ;充当后置辅音 的经常是边音
、

颤音
、

擦音和半元音
。

四合复辅音中充当重前置辅音的数量不 多
,

一般塞音居多
,

也有擦音和

鼻音
。

人们根据谐声
、

联绵词和其他资料
,

大致可以判断上古汉语有复辅音
,

与汉语有亲缘关系

的少数民族语言里
,

现存大量的复辅音
。

那么
,

原始汉藏语的声母部分
,

其语音面貌应该是怎

样 的呢 ? 我们可以看到
,

马提索夫和丁邦新的拟测在声母部分有原则不 同
。

为什么人们在拟

测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时仍然存在那么大的分歧意见呢? 这里涉及一些理论问题值得进一步

探讨
。

在基本辅音前面的前置辅音 到底是声母的一部分还是前缀 ? 马提索夫构拟 的两个 P 明

确指出是前缀
,

而且在本尼迪克特所著的《汉藏语言概论》一书中指出
: “

这一事实表明
,

藏缅语

前缀在原始藏缅语时期是可 以分离的
,

而且起过很大的作用 ;同时也表明它们在现代藏缅语里

变成一个与词根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后来发展的
。 ” ② 这句话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作者的观点

,

即藏缅语族语言中的复辅音前置辅音是后起的
。

我们不 明白的是
,

既然它们是后起的语音现

象
,

又不是词根的一部分
,

为什么在拟测原始藏缅语时
,

还要把它拿出来讨论
。

我不认为复辅

音的前置辅音在原始藏缅语时是前缀
,

而是从一开始就是词根的一部分
,

因此我们今天在构拟

原始汉藏语或原始藏缅语的音节结构时
,

一定要把它作为词根的一部分构拟出来
。

我的基本

观点是
,

从藏缅语族语言的特点看
,

原始汉藏语既有前缀
,

又有复辅音 的前置辅音
。

它们二者

之间既有联系
,

又有区别
。

藏缅语族语言中确实存在一些前缀的后起现象
,

也存在复辅音前置

辅音从词根 中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独立音节的现象
。

存在这些复杂情况
,

并不构成非把属于词

根一部分的前置辅音与表达语法意义的前缀混为一谈的理由
,

虽然要把它们二者区别开来会

遇到很大的困难
。

在现实语言里
,

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区别复辅音前置辅音 和表达语法意义 的前缀的方法
。

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
:

( 1) 前缀是有意义的语素
,

复辅音的前置辅音是词根的一部分
,

它是没有意义的
。

我们不

能设想一个单音节词中的声母
、

韵母中的一部分可以单独拿出来分析它们的意义
。

有些人企

图这么做
,

但最后的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
,

有些解释实在是牵强附会的
。

① 关于藏缅语中复辅音的分类原则
、

结构特点
、

组合方式及其演变规律等
,

请参 阅拙作《藏缅语复辅音

的结构特点及其演变方式》
,

《中国语文》 1985 年第 6 期
。

② 《汉藏语言概论》
,

乐赛月
、

罗美珍译
,

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印
,

1 984 年
,

第 109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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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)2 在一些语言里
,

前缀和词根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
,

在它们之间可以插人其他语法成分 ;

而复辅音的前置辅音和基本辅音之间结合得 比较紧
,

不能插人任何其他成分
。

有关这方面的

例证在独龙语和嘉绒语里都可 以找到
。
①

(3) 前缀的变化只对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产生影响
,

对词根 的语音基本上不产生影响 (个

别单音素的词缀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对词根的语音产生影 响
,

如
S一

前缀等 ) ;复辅音的前置辅

音则不同
,

在一定条件下
,

它会对词根 的语音发生多方面的影响
,

例如可能对它 的音高 (声调 )

产生影 响
,

或对音节的松紧乃至元音长短产生影响
,

② 等等
。

(4) 前缀比较活跃
,

往往出现在一类词或同类语法意义的词形变化之中
,

在需要的时候
,

它

可以经常被其他词缀替换
,

也可以从一个词上移动到另一个词上表示类似的语法意义 ;而复辅

音的前置辅音则不同
,

它不能离开基本辅音而从音节的某个部位游离到另一个音节 的某个部

位
。

换句话说
,

前缀与词根在语音上的关系是任意的
,

而复辅音的前置辅音与基本辅音 的关系

是固定 的
。

(5) 前缀可能是音节 的也可能是音素的
,

一般来说
,

成音节的居多 ;而复辅音的前置辅音没

有成音节的
。

有人说
,

原始汉藏语的音节结构是一个半音节 的
,

这实际上模糊和混淆了复辅音

的前置辅音和前缀之间的界限
。

尽管我前面提到
,

复辅音的前置辅音在历史演变 的过程中
,

有

可能分化为一个音节
,

这种音节在语音特点上与前缀没有什么差异
,

但从总体来看
,

这种分化

的特征仅仅表现在局部地区的部分语言里
,

我们可 以认为它们是类型趋同的表 现
,

③ 因为复

辅音有分化现象的语言
,

仅仅是局部
,

这些语言其周围基本上被多音节语所包围
。

还有人认

为
,

藏文的前加字和上加字在古藏语时都是带元音 的
,

④ 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
,

我不完全

同意这种看法
,

因为从大部分藏缅语和藏语语音演变史来看
,

似乎不支持这种观点
。

关于这个

问题
,

将另文讨论
。

(6) 前缀可以添加在与 自己相 同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 的词根前面
,

例如嘉绒语里的使动前

缀 、
,

既可加在词根声母为 [
S一」的动词前面表示使动

,

也可加在使动的前缀 、 的前面
,

表示双

重使动 ;而复辅音中的前置辅音则不能和 自己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相 同的基本辅音相结合
。

综上所述
,

在拟测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的时候
,

我们有必要区别前缀和复辅音的前置辅音

之间的界限
,

尽管这种 区分在实际操作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
。

三 两个典型的例证

前面提到
,

在藏缅语族语言里
,

声母部分有时可以由四个音素组成
,

在人们选择汉语和藏

语的同源词时
,

总忘不了
“

八
”
和

“

百
”

这两个例证
,

这两个词在 7 世纪的藏语里
,

仍然是 由 4 个

辅音组成 的复辅音
。

下面我们想举这两个例子
,

研究一下原始汉藏语的声母部分应该怎样构

① 独龙语的例证请参阅拙作《独龙语简志》
,

民族出版社
,

19 82 年
,

第 1 04 一 105 页
。

② 详情请参阅拙作《藏缅语若干音变探源》
,

《中国语言学报》创刊号
,

1 98 3 年
。

《藏缅语语音和词汇
·

导

言》
,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,

19 91 年
。

③ 详情请参阅本文第 3 页注①的复辅音分化部分
。

④ 详见潘悟云《汉藏语中的次要音节》
,

石锋
、

潘悟云编《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》
,

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
,

19 99 年
,

第 140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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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
。

雅洪托夫的举例
:① “

八
” p诫 t(

关

Pl te )

—
藏语 b

一 r一 g ya d

“

百
” p o k (

`
p l a k )

—
藏语 b

一 r 一 g y a

马提索夫在为本尼迪克特所著《汉藏语言概论》一 书的第 4 35 条注释 中说
: “ 现在看来

,

汉

语包括
`

百
’

在内的全部数词都同藏缅语的这套数词同源
。 ” ② 他在解释这两个数词与藏语的

关系时
,

有这样一段 的表述
: p砍巾

它k
“

百
”
可分析为一种形式上经过换位的结果

,

即 b
一

g yr a
来

自
`

b
一 r 一

gy
a ,

藏缅语是
’ r 一 g ya (藏语 bgr ar )

,

先是前缀发生典型的清化
,

然后又 自成音节
,

即
`
p砍

(
一

yr a
) < b鲍yr a ;参见藏语 b gr ya d

“

八
” ,

由藏缅语 ( b
一

) g
一

yr at 换位而来
。

另在注 148
,

注者作了

类似的说明
。

类似的构拟还出现在不少语言学家的文章和著作里
,

几乎没有人会怀疑汉语和藏缅语关

于这两个数词的同源关系
,

那么
,

这两个词在藏缅语族语言里的语音情况是怎样的呢? 请看下

面的例证
: ③

语言名称 八 百

藏文国际音标转写 b匈 ad b匆
a

藏语安多方言牧区话 wj i al wj i a

藏语安多方言农区话 hd勒1 h d不a

嘉绒语马尔康话 。 rj at p的
。

尔龚语丹 巴话 竹 i。 孔iY。

羌语麻窝话 k址
a

h i

木雅语六坝话 。
讨

3 d衬
“

彝语喜德话 h护s h驴
3

白语碧江话 t卿产 p矿
4

土家语龙山话 ij elz p山 e 2 1

毕苏语老缅话 xe slt 对
3 paks

`

景颇语盈江话 m尹 t sa 砰 st 护3

缅文转写 hr
a s r

了

汉语上古和中古拟音④ p w就巾w 缸 p砍八拍k

藏缅语族有数百种语言
,

我们仅仅选择了 10 多种有代表性的语言作例证
。

我们初步认

为
,

所列各语言的词基本上都是同源词
,

其中白语
、

土家语
、

毕苏语中的
“
百

”

是早期汉语借词还

是同源词难以确定
,

暂时列在这里作为参考
。

藏文所反映的语音情况在藏缅语族许多语言里
,

都有一定的反映
。

分别分析如下
:

① 此例证见雅洪托夫《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》
,

赵秉瑛
、

竺家宁编《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》
,

北京语言文

化大学出版社
,

1 99 8 年
,

第 3 01 页
。

② 见该书第 2 88 页
。

③ 下面引自孙宏开等《藏缅语语音和词汇》
,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,

19 9 1 年
,

第 12 91 和 13 12 页
。

其中毕

苏语的资料引 自徐世漩《毕苏语研究》
,

上海远东出版社
,

1998 年
,

第 262 页
。

④ 汉语上古和中古音拟测引自高本汉《汉文典 》
,

潘悟云等译
,

上海辞书出版社
,

1997 年
,

第 126
、

3 43

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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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藏文所反映的重前置辅音 b
一

在汉语中变成了同部位的清音 ;在藏语安多方言牧区话

里变成了 w
一 ,

在农区话里和缅甸语里变成 h
一
;在嘉绒语里

“

八
”

变成了 w
一 , “
百

”

变成清音 ;在景

颇语里变成 价
;在其他语言里基本上都已经消失

。

( 2) 藏文所反映的前置辅音
r 一

在嘉绒语和缅甸语里基本保留 ;在尔龚语里变成 夺 ;在羌语

两个方言里与复辅音的后置辅音换位
,

变成 了半元音
J 一 ;在其他语言里基本上已经消失

。

( 3) 藏文所反映的基本辅音 g
一

在安多方言牧区话里 由于受后面半元音发音部位的影响变

成了舌面中的浊塞音 J
一 ,

在农区话里受后面的半元音影响
,

合并成了舌面前浊塞擦音 办
一

(木雅

语中的
“

百
”

也是这种变化 ) ;在尔龚语里变成了同部位的舌根浊擦音 Y
一
;在羌语南北两个方言

里都变成了同部位的送气清擦音 kh
一
;景颇语中的 st

一 ,

是一种特殊的变化模式
,

这里不做详细

分析 ;部分语言变成了擦音 ;部分语言已经失去痕迹
。

(4) 藏文所反映的后置辅音 i
一

在藏语安多方言牧区话和嘉绒语里基本保留 ;在部分语言

里
,

变成了
一

i
一 、 一 u 一 、 一

y
一

介音
,

其中
一 u 一 、 一

y
一

介音往往和前置辅音 b
一

的消失和潜在的影响有关 ;部分

语言对辅音或元音产生影响
,

如土家语中的
“

八
”

变成了声母
,

羌语
、

彝语北部方言都变成了主

要元音
。

以上藏文
“

八
” 、 “

百
”

两个词的语音面貌以及和藏缅语族各语言之间的关系
,

大体上反映了

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音变的过程
。

可以假设
,

我们拟测的藏文语音基本上代表了原始汉藏语

(仅仅在这两个词上 )的语音特征
,

那么它们在汉藏语系各语言 的历史音变过程中基本上是处

在不断的简化过程之中
,

只不过不同的语言演变的 内容
、

方式
、

快慢不 同罢 了
。

正 因为这个原

因
,

这两个词在汉藏语系语言特别是藏缅语族语言里 的读音出现了如此大的差别
。

我曾经对

复辅音的历史演变方式归纳为脱落
、

分化
、

合并
、

替代
、

换位等 5 种方式的范围
。
① 上面这组例

证在不同的语言里其变化的方式和途径基本上没有跳出这 5 种方式的范围
。

四 关于复辅音的后置辅音问题

关于复辅音的后置辅音
,

马提索夫用 G 来表示
,

丁邦新用带括弧的 C 来表示
,

并把它 叫做

流音
。

他们都没有对 自己的拟测作详细的说明
,

但马提索夫在对 G 所包括的内容方面指 出它

有〔l〕
、

〔
r

〕
、

「w ]
、

「y」等 4 个
。
② 这里有 以下几个问题应该加以讨论

:

( l) 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系统里有没有后置辅音
,

以及有哪些后置辅音一直是人们关注的

问题
。

从藏缅语族语言来看
,

只要是仍然保留复辅音的语言
,

首先残存着带后置辅音的复辅

音
。

因此我们把这类复辅音看作是保留时间最久最不容易变化的复辅音
。

再从侗台语和苗瑶

语的构拟情况来看
,

《侗台语族概论》和 《苗瑶语古音构拟》③ 都拟测 了后置辅音
,

上古汉语也

有不少人构拟了这类复辅音
。

( 2 )马提索夫拟测的这类复辅音有 4 个
,

即 [
r 〕

、

[ 1〕
、

[w ]
、

[ y ] (实际应 为 [ j〕)
,

从藏缅语族

语言的语音历史演变情况看
,

这 4 个音似乎不在一个层次上
,

也就是 [
r 〕

、

【l」是一个层次
,

「w ]
、

① 详见拙作《藏缅语复辅音的结构特点及其演变方式 ))
,

(( 中国语文》 19 85
② 详见本文第 2 页注①的文字说明

。

③ 详见王辅世
、

毛宗武 (苗瑶语古音构拟》
,

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
,

19 95

论》
,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,

19 96 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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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y」是另一个层次
,

前者是语系层次的特点
,

后者可能是语族或语支层次 的特点
。

「r」
、

〔l] 是原

始形式
,

「w 〕
、

「y 〕是后起的形式
。

提出这些看法主要基于以下一些情况
:
第一

、

有相 当多的藏

缅语族语言至今只有〔r」
、

「l] 后置辅音构成的复辅音
,

而没有「w 〕
、

「i〕
,

甚至连「i〕
、

【u] 介音也没

有
。

藏文虽然有下加字
,

但在亲属语言的比较中
,

可 以明显看出它不是原始形式
。

至于藏文里

的 〔w」(不是指声母
,

而是指下加字 w a su r
)

,

似乎在藏文创制时期它 的地位仍然处在不稳定的

状态
,

不仅出现频率低
,

而且在现代藏语方言里大多不发音
。

第二
、

从藏缅语族语言语音的历

史演变过程来看
,

不少例证说明
,

〔w 」
、

「j] 是后起的语音现象
,

它们是从仁
r」

、

「1」演变来的
,

在藏

缅语族语言里
,

存在不少 〔
r

〕
、

【l] 变 〔j〕
、

「w 」或介音【i〕
、

「u 」的例证
。
① 关于复辅音后置辅音在

历史演变的过程中与韵母介音发生 的关系
,

将在韵母部分另文讨论
。

第三
、

在藏缅语
、

苗瑶语
、

侗台语乃至上古汉语的构拟 中都出现了两个乃 至 3 个后置辅音同时出现在一个声类中的现

象
。

例如 《苗瑶语古音构拟 》一书声类的第 90
.

2 类为
` n l l〕w l

,

第 90
.

3 类为
`

m b lw
,

第 1 4 6 类

为
`
the 州

,

第 68 5 类为
`
q lwj

,

② 出现了 2 个甚至 3 个后置辅音相结合的复辅音
。

《侗台语族概

论》一书声类的第 186 为
`

xk lw
,

第 2 05 为
’ s kwr

,

③ 也 出现了两个后置辅音构成 的复辅音
。

这

些声类出现的频率都很低
,

例词也很少
。

因此是否这样构拟
,

尚可商榷
,

因为
,

在具体语言里
,

这种结合情况几乎是罕见的
。

我个人认为
,

即使具体语言里有这种可能性
,

那也是语音历史演

变过程中的一个暂时现象
,

不一定是原始形式
。

(3) 除了马提索夫拟测的 4 个后置辅音以外
,

在后置辅音这个位置
,

是否可能还有别 的辅

音充当后置辅音呢 ? 从藏缅语族语言的情况来看
,

这是完全有可能 的
。

从藏文 的语音结构以

及保留复辅音较多的语言来看
,

原始藏缅语可能有 [
S」

、

「z 〕两个后置辅音
。

它们主要 出现在双

唇
、

舌根等部位塞音作基本辅音 的后面
。

例如
:
藏文 中的 bs

、

gs
、

gz
、

b z
等 ;羌语中的 p ha

、

b z 、

kh s 、

9Z
、

叻
s 、

。 等 :嘉绒语中的 p h s 、

b z 、

k s 、

kh s 、

, 等 : 尔苏语中的 p s 、 p h s 、

b
z
等

。

在藏缅语族语言里
,

可以充当复辅音后置辅音 的擦音还有「昌」
、

〔划
、

「丁〕
、

「5〕
、

「。〕
、

〔刻等
,

但这些后置辅音 明显与 [
S
]
、

「z] 不在一个层次上
,

是复辅音其他后置辅音在一定条件下历史演

变的结果
,

是后起的语音现象
。

因此在拟测原始藏缅语或原始汉藏语时可以不加 以考虑
。

此

外我们还注意到苗瑶语的构拟中也出现了 「p h s

] (声类第 59 类 )
、

「sn 」(声类第 165 类 )
、

「sn 〕

(声类第 164 类 )
、

「? n s」(声类第 16 3 类 )等等带后置辅音 [
S」的复辅音

,

与藏缅语的音节结构在

某些方面有类似的现象
。
④ 值得注意 的是这类后置辅音与前面的塞音相结合

,

在历史演变中

构成了塞擦音
,

是上古汉语
“

精
”

系字的来源
,

也是汉藏语系「st 〕组声母的来源
。

关于这个问

题
,

将在《原始汉藏语的辅音系统》一文中详细讨论
。

五 几点说明

1
.

这篇文章的主 旨曾在不同的场合就类似的题 目
,

作过多次学术讲演
,

其后许多专家同行

对我的想法发表过许多很好的意见
,

有的我是赞同的
,

有 的我还没有把握
,

有的我认为需要进

有关例证详见拙作 《藏缅语语音和词汇
·

导论》
,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,

19 9 1 年
。

详见该书第 42
、

43
、

53 页
。

详见该书第 46 3
、
48 9 页

。

详见王辅世
、

毛宗武《苗瑶语古音构拟》
,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,

19 95 年
,

第 42
、

44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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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研究和探讨
。

现在把它写成文字的东西
,

以利于进一步讨论
,

使原始汉藏语的拟测工作做

得更好
。

2
.

本文是个人关于拟测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 系列短文的第一篇
,

今后还可能对汉藏语的

辅音系统
、

介音问题
、

主要元音问题
、

韵尾问题
、

声调 问题等逐个进行讨论
,

我仅仅把脑子里的

一些想法说出来
,

没有对所有的想法摆出理由和例证来加以论证
,

这是以后的事情
。

我还要说

明一点
,

我的学术背景主要是从事藏缅语族语言研究
,

而且仅仅掌握了一点皮毛
,

因此
,

在讨论

过程 中
,

我更多地是站在藏缅语族语言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问题
,

因此出现片面性是难以避免

的
。

3
.

我对原始汉藏语复辅音系统的拟测大体是
:

F l
挤 C B

前置辅音 1 前置辅音 2 基本辅音 后置辅音

在复辅音前置辅音的位置
,

有可能出现前缀
,

但我认为
,

复辅音的前置辅音和前缀是有区

别的
,

在拟测原始汉藏语时有必要区分复辅音 的前置辅音和表达各种不同意义 的前缀
。

这里

我仅仅拟测了复辅音部分
,

关于整个音节结构的拟测
,

待韵母部分讨论结束以后再做
。

4
.

在拟测上古汉语时
,

经常使用的声母和韵母的术语系统
。

根据藏缅语族语言 的特点
,

我认为是否把声
、

韵母系统和元
、

辅音系统结合起来考虑
,

以元辅音系统为主的方法更有利
、

更

便于说明问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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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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